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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低语在荧
屏响起，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以近乎虔诚的姿
态，将吴石、朱枫等隐蔽战线英烈从历史档案
中唤醒。这部聚焦 1949年至 1950 年台湾地
下斗争的剧集，不仅填补了同类题材的叙事空
白，更以“向真实鞠躬”的创作理念，重构了谍
战剧的艺术表达与精神内核。它没有沉溺于
悬疑桥段的刻意编排，而是让沉默成为最有力
的叙事语言，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再现的平衡
中，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英雄的致敬。

谍战叙事的刚性底色

《沉默的荣耀》最颠覆传统谍战剧创作
的突破，在于对历史真实的敬畏。作为首部
直面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重大主题作品，这
部剧摒弃了“原型改编”的模糊处理，以九成
以上真名实姓的角色设定，将吴石、朱枫、陈
宝仓、聂曦等烈士的事迹直接搬上荧屏。

为了支撑这份真实，创作团队用数年时间深耕史料，
从“白色恐怖”时期的社会生态到蔡孝乾的亲属关系，从情
报传递的流程细节到剧中文墨的字体样式，均做到有据可
考。这种严谨，并非机械地堆砌史料，而是通过“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让历史细节自然融入叙事肌
理。剧中吴石赴台前对家人的欲言又止、朱枫临行前抚摸
女儿照片的迟疑、聂曦传递情报时的眼神闪烁，这些基于
历史逻辑的艺术填充，让英雄形象摆脱了符号化的僵硬，
变得可感可触。

更值得称道的是，该剧并未回避历史的复杂性。它如
实呈现了吴石信仰觉醒的过程，他并非天生的革命者，而
是在目睹国民党政权腐败、亲历民生疾苦后，于民族前途
的抉择中走向革命阵营；客观展现了隐蔽战线的残酷真
相，情报小组因纪律要求从未同时相见，直至牺牲于敌人
法庭时才实现“精神相聚”。对历史的尊重，使这部剧成为
兼具纪实价值与传记品格的历史文本。

沉默表达的戏剧张力

“如何在主角‘不相见’的现实中构建戏剧张力”，这是
《沉默的荣耀》面临的核心创作难题。这部剧彻底放弃了传
统谍战剧依赖的人物交集与冲突升级，转而以平行叙事构
建起跨越空间的精神共鸣，形成了独特的“沉默美学”。

在视听语言的运用上，该剧将“无声胜有声”的理念发
挥到极致。关键对话时突然插入的钟表滴答声、暗巷中若
有若无的电报余音，这些“负空间”声效的设计，将隐蔽工
作的紧张感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体验。跟踪戏份中，长焦
镜头对空间的压缩处理制造出窒息感；情报传递场景里，
镜头在人物微表情与细节动作间的切换，让眨眼频率的变
化、手指的轻微颤抖都成为情绪传递的载体。当吴石在国
民党国防部审阅战报时眉头微蹙，朱枫在香港码头接过密

件时眼神警惕，两个未曾谋面的身影通过镜头语言形成无
声呼应，这种“未曾并肩却始终同行”的叙事效果，比直接
的对手戏更具震撼力。

已知结局的叙事策略更让该剧焕发独特魅力。观众从
开篇便知晓英雄们牺牲的宿命，却在“他们还能走多远”的
追问中深陷剧情。吴石将机密文件藏入古籍的寻常举动、
朱枫给女儿写下“静待黎明”的家书，这些日常场景因结局
的注定而被赋予沉重的仪式感。没有刻意渲染悲情，却在
克制的叙事中让每一次选择都成为信仰的注脚，这种“向死
而生”的叙事张力，重新定义了谍战剧的情感表达范式。

人物形象的立体演绎

《沉默的荣耀》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打破了“主角光环”
的创作窠臼，在集体荣光中凸显个体的人性光辉。于和伟
饰演的吴石以近乎“憋到极致”的演绎方式，将潜伏者内心
的惊涛骇浪藏于平静外表之下。剧中的吴石既有高级将
领的威严审慎，也有重视乡情的温情底色，更有面对信仰
抉择时的坚定决绝。

女性角色朱枫的塑造同样突破了类型化局限。吴越把
女性革命者的多重身份演绎得层次分明，对女儿的牵挂让她
有了母亲的柔软，面对危险时的果敢彰显了革命者的坚韧。
这种对“情”的深度挖掘，让英雄们走出了历史符号的桎梏。

对反派角色的塑造同样摆脱了工具化倾向。余皑磊
饰演的谷正文没有被塑造成脸谱化的恶人，而是呈现出其

“智商在线”的偏执与狡诈，不仅让剧情更具悬念，还反衬
出吴石等人潜伏工作的艰险与信仰的坚定。

在娱乐化浪潮席卷影视行业的当下，《沉默的荣耀》以
其对历史的敬畏、对艺术的坚守，为主题创作提供了宝贵
范例。它证明了主旋律作品不必牺牲艺术品质，历史题材
也能引发年轻观众的情感共鸣。

艺术品质与情感共鸣的双赢
——《沉默的荣耀》之历史叙事创新

郜润科

东晋大臣太原人王恭好服散，
一日行散到他弟弟王爽家里，王恭
问起古诗里哪一句最好，王爽想了
很久没有回答出来。王恭就说“所
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最好。这
句诗，源自“古诗十九首”之一。上
世纪 50 年代，古典文学家余冠英
选编包括“古诗十九首”部分诗作
在内的乐府诗，成《乐府诗选》。其
中汉魏乐府古辞，更可让今人感受
到两千年前人们的生命脉搏。

朝露易晞——忧死

东汉中后期，如梁任公说：“正
是将乱未乱，极沉闷、极不安的时
代了。”到东汉末年，曹操在《蒿里
行》当中已经哀叹“白骨露于野，千
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
肠。”人们在经历生离死别之后，难
免会对死亡的无常发出叹息。那
时 候 的 诗 歌 多 人 生 短 促 的 反 省 。
在《驱车上东门行》当中，诗人写
道：“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
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
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
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
露。”在《薤露》中，诗人说“薤上露，
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
去何时归？”在缺医少药预期寿命
相对较短的古代，对于死亡的恐惧
是 常 伴 人 侧 的 。 人 们 经 常 叹 息 ，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古人曾寄望修仙以远离死的烦

恼。在乐府诗当中出现了大量关于
升仙为乐题材的诗歌，例如《善哉
行》《步出厦门行》《古艳歌》等。可
是千载悠悠，又见过几个人真正飞
升得道。在《驱车上东门行》当中，
诗人也承认“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
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那
怎么办呢？既然死亡的存在是真实
的，而升天得长生又茫茫不可求，恐
怕唯一的应对就是及时行乐了。

长乐未央——乐生

且看汉代某日，青山初黛，桃
李绽放，正是出游的好天气。郊外
一条小路上，两辆高大的马车在道
间相逢了。车上的主人在等待家
仆将两辆车错开的时候，互相攀谈
了起来。马车主人是两位翩翩少年，互相之间不认识，于是
就问起了对方的门庭。其中一位少年作《相逢行》，夸耀了
自己的家世：“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
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家里有“兄弟两三人，
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
盈道傍”。汉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直接的。他们不怯
于用华丽的语言描述生活享受的乐趣。

《西门行》里诗人反问道：“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要
行乐啊，要行乐啊，“酿美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惧，可用解
忧愁”。既然“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么“昼短苦夜
长，何不秉烛游”，这种对于生活炽热的表达，在表现女子情
感的诗作当中尤为明显。

炽热浓烈——痴情

乐府古辞里女性的情感表达总是直白的，爱的表达就
要山崩地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
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心有所
属却不能相爱，就像天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一样。织女“终
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
水间，脉脉不得语”。

面对负心人，不必等到自己被抛弃，主动过去告诉他：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白头吟》）。”已婚妇女表达对远
行丈夫的思念也不用掩饰。《饮马长城窟行》里：“青青河畔
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
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

清人刘熙载在评价“古诗十九首”时说它们“凿空乱道，
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至此，始可谓其中有物也
已。”上引诸诗之所以可贵，端在“有物”两字。后世不少闺
阁诗里，女性可玩可怜可赏，和一棵海棠、一只小鸟、一件精
致的画作没什么两样，这样的诗，和人性越来越远，终于不
值一提了。而乐府诗里对人的同情，在描写生活悲苦的诗
歌里达到顶峰。

黔首悲歌——哀苦

东汉末年，都城里经常有一些奇怪的聚会。《青青陵上
柏》里记载，与会者都是贵戚官宦，“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
巷，王侯多第宅”。他们聚在一起，每日饮酒作乐，按说应该
很享受才对，但每个人看起来“戚戚何所迫”。王朝走向末
路时，乐极生悲的谶语已经成为群体的心理暗示。

贵族尚且如此，庶民的悲苦可想而知。《病妇行》当中，
一位久病的妇女，弥留之际叫她丈夫到跟前，还没说话，泪
就不断落下：“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
笞。”妇女死后，父亲独自养育孩子实在艰辛，只好紧闭门
窗，堵好缝隙，狠心留下孩子到市场买吃食。“道逢亲交，泣
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回家
开门看见幼儿，哭喊着要妈妈抱。父亲无奈地在空空的屋
里徘徊，自言自语道：“用不了多久，孩子也会像他妈一样
（死去）啊。”

王侯将相的颂歌早已湮没在故纸堆里。唯有这些叙事
诗，或许不是乐府诗里最有名气的作品，但却是最有力量的
篇章。他们用朴素的语言串联起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欢，
上承国风，下启老杜，时至今日仍在感动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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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一直是文学史上的边缘文体。读研之前，我
对报告文学几无涉猎，是我的导师指导我们阅读报告文
学，并希望我们以报告文学为论文选题。就这样，我开始
慢慢了解报告文学发生发展状况，并意识到这是一个浩瀚
而孤独的领域，且有不可忽视的文体价值。也是这个过程
中，我发现赵瑜的创作不论在问题的发现与揭示、思想的
深广度、人物形象塑造，还是文体意识自觉等方面都是当
代报告文学作家中突出的一位，就此选定他为论文研究对
象。我想首先要感谢赵瑜老师的写作，是他优秀的文本让
我领略到报告文学文体的精神力量，让我对报告文学有了
最初的认同与喜爱。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体的变迁，赵
瑜坚守耕耘四十余载，其创作也逐渐显示出经典化趋势。
今天我想主要从问题意识这一角度来谈谈赵瑜的创作。

报告文学的写作者需要有诘问的勇气、批判的意志、
深广的社会关怀，以及对弱者与生俱来的同情。赵瑜是这
种文体精神的践行者，他从大众理想出发，去发现问题，揭
示真相，最终解惑。因而，对问题的发现和书写是他创作
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写作中心。

但我们看到，赵瑜选择关注并揭示问题，却不为了写问
题而去找问题。他作品的题材和人物来源于丰富的乡土经
验和个体的历史记忆；基于对故乡历史和当下生活的深切
了解所积累的鲜活经验。在平时的沟通对话中，赵瑜说到

“我题材选择不刻意，不找大题材，不追新闻性，我所写的都
是从具体生活中得来的题材”。在生活中去遇见和发现题
材，这样的写作必然充满着鲜活生动的人和故事，不刻意为
某个目标主题而写，思想从人物和故事中生出来。

发现了问题发现了问题，，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写问题呢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写问题呢？？
他敢冒风险他敢冒风险，，进行独立调查进行独立调查，，追求真相追求真相，，用他自己的话说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

是是““当铁匠你就不能怕火星儿当铁匠你就不能怕火星儿”。”。这样敢于碰硬的作家是
不多的，“报告文学创作常常遇到这种复杂多变的突发事
件，但作家的思考和立场不能变。要敢于讲真话”。赵瑜
坚守道义，他当然是勇敢的，但其实更是孤独的。这既指
孤身采访、写作的孤旅，也指独自顶住巨大外界压力，更指
无人理解其社会和人文理想的精神孤独。

赵瑜强调写作的历史意识与当代性。“不论是写历史
还是现实，核心还是要关注公众所纠结、所思考的中国发
展变革问题，都应该是为当今的思考而写，为当今重新发
现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而写……报告文学本身的使命是面
向现实的，以便我们书写历史。”《革命百里洲》试图寻找到

“三农”问题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深厚联系。“透过民间
的具有周期性的抗洪，我清晰地感到现当代的许多农民问
题都是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的，于是产生了想写一部书
的想法，而且不能就抗洪写抗洪。抗洪是为了生存，而生
活本身怎样呢？历史的沿革又是怎样呢？堤防上的殊死
搏斗是社会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的特殊组成部分，它不
是全部矛盾，甚至不是实质性的矛盾。应该从抗洪的表象
纵深到浩瀚历史深处的变迁中去发掘。”他相信只有在大
历史背景中梳理清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才能展现更多的
真实，才能为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更多的经验和智
慧，避免走弯路。《寻找巴金的黛莉》则从巴金先生旧年写
给一位叫赵黛莉的山西姑娘的七封信开始，展开了一段寻
找黛莉的行程。寻找黛莉，就是寻找那段时间的巴金，作
者在人物命运的变迁中最终展现出一个现代中国的历史
大背景。《白居易》以古鉴今，从白居易的一生看中唐社会，
也从历史中看当下问题。

赵瑜还善于从现实问题的叙写中发现社会、文化、人

性等深层内涵。《中国的要害》写公路问题，这是他的生活
体验中得来的题材，但他绝不局限于题材和地域，而是从
全国甚至世界范围来思考这个问题，并由此看到中国经济
建设中隐藏着的复杂矛盾。《马家军调查》不仅从体育制度
的层面分析马家军兴衰历程，更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
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思考马俊仁这一形象的悲剧色彩。

在谈到思考的深度时，赵瑜认为：“写作绝不仅仅面向
文学性和审美性，其意义必然超越诸多局限，面向人类历
史和现实。当我们的眼光触及到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背景，
并思考未来社会的走向时，其创作才有可能是独立而深入
的，才能从具体的一事一物的故事叙述下找到社会文化的
内核。当下评论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多就作品本身技术来
谈，比如结构布局、文体特点等，这些是需要的，但却是远
远不够的。我还是希望评论者能更多地看到作品选材及
写作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原因，这涉及对整个作品的评价，
也关涉到作家本人创作的真正价值取向。很多时候，创作
者的孤独在于他所指向的对历史的评价和对未来社会走
向的思考被忽视。”从这段话语中，我们可看到作者对自己
创作思想的清晰表达，报告文学中渗透着作家强烈的主体
意识和内心观照。作家的思想有多远决定着作品能走多
远，作家思想境界的大小高下，决定着叙写能获得多大的
深意。当评论者的眼光过于集中在文学技巧上，而忽略其
深刻思想价值时，对报告文学的解读可能会显得浅薄。

在人们对文学边缘化颇多感慨之时在人们对文学边缘化颇多感慨之时，，他说他说：“：“现在一说现在一说
就是文学边缘化了就是文学边缘化了，，没人重视了没人重视了，，但这中间有没有我们自但这中间有没有我们自
身的原因呢身的原因呢？？要想赢得社会和读者的尊重要想赢得社会和读者的尊重，，作家自己就要作家自己就要
敢于面对问题敢于面对问题，，为时代和大众而写为时代和大众而写，，求真和孤独往往相伴求真和孤独往往相伴
而生而生。”。”这样的话语令人深思这样的话语令人深思。。

脚踏大地的思考者
黄菲菂

10 月 22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山西省
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赵瑜创作四十年研讨会在
京举行。赵瑜著有《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
调查》《革命百里洲》《寻找巴金的黛莉》等多部作
品，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他的创作以其深刻
的探索与创新为当代报告文学注入了活力。来
自全国的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赵瑜是中国报告文

学领域成就突出、个性鲜明的作家，始终立于时
代潮头，用双脚丈量大地，以思想照亮文字。他
的创作与山西大地紧密相连，既记录三晋大地的
发展变迁，又从地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不仅
丰富了山西文学的内涵，还为后辈作家树立了榜
样。今日刊发与会者评论，探析赵瑜的作品价值
和创作追求。 ——编 者

《《沉默的荣耀沉默的荣耀》》剧照剧照

近 日 ，第 十 九 届 中 国
戏 剧 节 期 间 ，“ 有 真 知·讲
真 话 ——改进戏剧评论工
作 专 题 座 谈 会 ”在 杭 州 召
开。让“有真知、讲真话”成
为戏剧评论的标尺，这不仅
是对评论工作本真价值的
重塑，更是为新时代戏剧事
业突破瓶颈、实现高质量发
展注入不竭动力。

“有真知”是戏剧评论
的 立 身 之 本 ，是 评 论 者 穿
透 表 象 、触 及 本 质 的 专 业
底气。真正有价值的戏剧
评论，不是浮于表面的“观
后感”，更非堆砌辞藻的空
泛赞美。它要求评论者沉
潜深耕。通晓戏剧艺术的
千年脉络，从元杂剧“关汉
卿式”的市井呐喊，到明代
传 奇《牡 丹 亭》的 浪 漫 哲
思 ，再 到 现 代 话 剧《雷 雨》
的人性叩问与先锋戏剧的
实 验 探 索 ，明 晰 不 同 剧 种
的 艺 术 基 因 、美 学 范 式 与
时 代 特 质 。 潜 入 作 品 内
核 ，能 读 懂 剧 本 台 词 背 后
的 人 文 关 怀 与 社 会 思 考 ；
能 洞 察 舞 台 呈 现 的 匠 心 ，
如 灯 光 调 度 如 何 烘 托 情
绪 、肢 体 语 言 如 何 补 充 叙
事 ；能 精 准 指 出 编 排 中 的
缺憾，如情节逻辑的断层、
人物塑造的单薄。这种“真
知”，源于对戏剧艺术的敬
畏之心，也来自长期的理论
积累与实践观察，让评论不

再是隔靴搔痒的空谈，而是能为创作者提供精准参考、为
观众搭建理解桥梁的专业指引。

“讲真话”是戏剧评论的灵魂所在，是维护戏剧生
态健康的精神风骨。当下戏剧市场中，“人情评论”“红
包评论”并不鲜见：有的评论为攀附关系，对平庸作品
大肆吹捧，用“年度最佳”“业界标杆”等夸张词汇掩盖
艺 术 缺 陷 ；有 的 评 论 为 规 避 争 议 ，对 明 显 问 题 避 而 不
谈，只作不痛不痒的“赞歌式”表述。这类评论看似为
戏剧市场增添了热闹氛围，实则消解了评论的批判功
能与引导价值，不仅会误导创作者陷入自我满足，更会
让观众失去判断标准，最终阻碍戏剧艺术的突破与进
步。而“讲真话”，意味着评论者要抛开功利诱惑与人
情束缚，秉持客观理性的态度：面对《觉醒年代》这样的
优秀话剧，不吝啬对其“以历史细节还原时代精神、用
年轻化表达激活红色题材”的肯定，让匠心之作被更多
人看见；面对某些情节悬浮、思想空洞的商业戏剧，也
敢于直言其“过度追求视觉特效而忽视内容深度、依赖
流量演员而弱化表演质感”的问题，推动创作者反思改
进。这种真话或许不够悦耳，却如一剂清醒良药，为戏
剧生态注入批判与反思的力量，促使行业形成“追求精
品、拒绝平庸”的良性竞争氛围。

戏剧事业的繁荣，从来不是创作的“独角戏”，而是
创作与评论相互成就的“协奏曲”。当每一位戏剧评论
者都以“有真知”为专业底色，以“讲真话”为职业准则，
用扎实的理论功底解读作品，用真诚的态度引领审美，
戏剧评论便能真正释放其价值能量。对创作者而言，
它是一面“镜子”，既照见优点以增强信心，也映出不足
以明确方向，激发其打磨作品的灵感与斗志；对观众而
言，它是一把“钥匙”，帮助大众透过舞台表演，理解戏
剧背后的文化内涵与艺术手法，逐步提升戏剧审美素
养；对整个行业而言，它是一把“标尺”，为戏剧创作划
定艺术底线与品质高度，推动行业朝着更专业、更健康
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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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刊主编与太原作家座谈
10 月 26 日，太原市文联、太原文学院、太原市作家协

会联合主办的 2025 年“名刊名家对话太原作家”座谈会举
行。《文艺报》总编辑刘颋以“新的可能性——文艺大众化
语境下的再选择”为题与太原作家深度交流。

主讲人刘颋深耕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及媒体
传播多年，对新时代文学发展方向有着深刻洞察，以开阔
的视野为太原作家打开一扇观察全国文学趋势的窗口。
她用大量鲜活的例子剖析了新大众文艺现象和文学本身

发生的变化，介绍了《文艺报》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办报思
路的变与不变，以及融媒实践，为本土作家的创作精准对
接时代审美与传播需求、构建文学与城市的共生关系、促
进地域文化成为文学创作的独特标识提供了思路。

“名刊名家对话太原作家”座谈会是太原文学界的品牌
活动，对培养太原文学人才、提升太原文学创作质量起到显
著作用，促进了太原作家与名刊名家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更
多太原作家作品登上名刊，形成作家矩阵。 肖静娴


